[bookmark: _Toc5072]五、新瓶旧酒的新“黄祸”论
2月1日，德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时政类周刊《明镜》（Der Spiegel）在其出版的最新一期封面上写着“新型冠状病毒”，并用一行黄色大字写着“中国制造”，还用副标题“当全球化成为致命危险”标明对全球的危害。无论是黄色的字体，还是中国制造，《明镜》周刊都毫不避讳地在全世界一致抗疫的生死攸关时刻，毫无人性地宣传“黄祸论”。
众所周知，“黄祸论”最早源于俄国人巴枯宁，经由臭名昭著的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系统论述，并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发扬光大。可以说, “黄祸论”源头与帝国主义时代的“殖民扩张”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其核心是西方对东方的“恐惧”，将东方视为威胁，害怕来自东方的超越，并进而上升为不接受东方逐渐发展强大，还要继续捍卫西方在全球领域的主导和统治。
而此次疫情的强传染性正好给了民族主义分子传播“黄祸论”的借口。在全球化时代，人类文明已经走出了东方与西方，黄种人与白种人“零和博弈”的旧社会，而是一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、共存、共发展的相对文明时代。面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种可以独善其身，只有团结合作，相互帮助，才能最终战胜病毒。“黄祸论”这场倡导“人与人”相互猎杀的闹剧需要“剧终”了。

